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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姜勇

龙桑寺是商河县的一个镇，我
的故乡。距县城往东15公里，与滨州
惠民接壤。据《商河县志》记载：西汉
末年，王莽借掌兵权篡夺皇位，在长
安称帝，改国号曰新。王莽怕刘家东
山再起，遂对刘家大开杀戒，对汉室
储君刘秀更不放过。刘秀势单力薄，
只好闻风而逃。这日，刘秀逃到商河
境内，已是三天三夜没有歇息了，饥
渴交加，精疲力尽，又逢盛夏季节，
骄阳似火，更使得他人困马乏，力不
能支。看看后边没了追兵，便在一棵
大桑树下停下来歇息。他发现树旁
有一口水井，就解下皮囊提水来喝，
井水入口，一阵甘甜沁入肺腑，顿觉
浑身舒泰。他又从马鞍上解下食袋，
吃了点肉干，便倚在桑树上，不知不
觉地进入了梦乡。正昏睡之中，觉得
右耳刺痛，用手一摸，竟是一只蝼蛄
作祟，遂愤而灭之。刘秀从梦中醒
来，见已是太阳西斜，可他仍然感到
自己还在树阴之下，于疑惑间再看
那桑树已不是原来的形状，原来那
树为了能给他遮阳，随着日头的转
动，已将自身拧了个麻花弯儿。吉人
天相，万物庇护。刘秀心中很是感
动，便自言自语说：“此桑损身护驾，
日后我做了皇帝一定封赏。”

十几年后，刘秀复兴汉室，定都
洛阳，做了皇帝。他想起当年为躲避
王莽追兵逃亡商河的事，感慨万千，
便封那桑树为龙桑；封那井为龙桑
泉。后来，为纪念刘秀在商河大难不
死才有汉室中兴，地方官员在这儿
修建了一个大寺院，并以龙桑为名
叫龙桑寺，也就是现在这个地名。

糖酥火烧是龙桑寺的传统名
吃，有诗称赞：“圆如满月色微黄，炒
面调油巧配糖。遐迩闻名将够本，循
源谢氏点心坊。”主要以糖、油、面为
原料，炒煎油面做酥，香油调拌，擀
面成饼，拉抻成条，叠制成多层面
皮，包上糖、花生米、核桃仁、青红丝
等馅，放入回笼炉烤制而成。其形如
满月，色似蛋黄，具有酥、香、甜等特
点，味美可口，久负盛名。龙桑寺享
有盛名的糖酥火烧，传说刘秀商河
落难时，曾被当地人赠予类似的美
食，他当时吃得满口香甜，大加赞
赏。后来人们就把皇上吃过的这一
美食奉为至宝，世代沿袭传承至今。
龙桑寺方圆几十里的地方，有着上
百家卖“糖酥火烧”的店铺。街面上
许多店铺都悬挂着“正宗糖酥火烧”
的招牌，并且都冠以“商河名吃”。店
家都说自家是龙桑寺的正宗。镇上
的南北街正中有家老店，“将够本烧
饼铺”的招牌金碧辉煌。店主与我是
同村，姓卢，长我五岁。说起招牌的
来历，店主称赞自家烧饼剂子大、馅
足，以薄利出售。“将（刚）够本”就此
得名。

自打我记事起，每当得到一块
香甜的火烧，心中便觉得是最美的
事，躲在一边，打开油纸包，双手捧
着，舍不得一点酥皮落地。那时候有
段儿歌：“谢家庙，贡火烧，酥又甜，月
饼圆，买不起，换谷米，捧着吃，舍不
得，饿了咬一口，强似平常给一斗。”

现今烧饼也有了较大改进，有
麻酱和糖酥两种。火烧用白色的油
纸包裹，五个为一包，再用粉红色的
点心纸打包，正中央一枚圆形红章，
章内隶书“金口酥”三字。店主不忘
使用精美的礼盒予以包装，成了年
节期间当地百姓必备礼品。糖酥火
烧的面皮质地松软，是用当地棉花
籽油和面制作的。馅料很大，白砂
糖、黑芝麻、花生仁和核桃仁掺杂其
中，从里到外透出的是浓浓的果香。

如今，我虽然很少回到故乡，但
那里却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是为
之向往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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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机

济南的解放阁一带，从前是老城区护
城河城墙的东南角。周围是些狭窄老街背
巷，如：大湾街、小湾街、历山顶街、蕃安巷
等，大大小小，不下十几条。尤其宽厚所
街，早在清末民国初年就已形成颇具规模
的四合院民居区。在这条长约400米的东
西走向的街上，连接着数条南北方向的小
街小巷：三曲巷、南马道，最有名气的是从
前王爷住过的东、西小王府街。其中还有
三条与仓库有关的街道，它们是：仓门楼
子、洪字廒和武库街。我家曾住在宽厚所
街的仓门楼子附近，从小就听老辈人讲老
街巷的那些事，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记
忆。

据史料载，清乾隆《历城县志》中记为
“宽后所街”，光绪时期《省城街巷全图》标
为“宽厚所街”。且街名由来具有传奇色
彩：相传此街西头的两大户人家，因扩大
房基闹了矛盾，其中一户求在京为官的亲
戚帮忙，岂料这位京官回复：“两家争斗为
一墙，让他五尺又何妨，居邻不忘睦为主，
宽厚所致持家长”。两家争端化解，并且成
了街道美名。还有一说是，宽厚所街因此
街西头的慈善团体“宽厚所”而得名。

仓门楼子，是因为清末民国初期，该
街北首路西建有米仓，街名自然得益于米
仓。从仓门楼子北口出去，连接洪字廒街。
为什么街名以“洪”字开头？据考证，当时
官仓是以“天地玄黄宇宙洪”为编号的，此
处库房编号为“洪”字，在清代中晚期就得
名“洪字廒”了。

武库街是一条南斜通向西北的小街，
它南起宽厚所街，西北连接蕃安巷，街不
长，约200多米。可是该街名气很大。因为
民国初年，在此建有武器库，存放土炮、火
药等军械，因而成为大名鼎鼎的武库街。

它名气之大，还因为街上建有一座很气派
的城隍庙。据史料记载，从明朝起，济南是
巡抚、府、县三级治所地。对应有三座不同
级别的城隍庙。督级的在东华街，府城隍
庙在将军庙街，县城隍庙原来在东舍坊，
1826年迁至武库街的。

孩提时代，我就知道武库街的城隍
庙，有高高的围墙，青砖绿瓦，灰白色墙
皮，古朴典雅的庙宇外观。拱形的石头
圆门洞，一对大红漆的木质庙门格外醒
目，门外一对威武的石狮把守。庙门对
面是一个硕大的影壁墙，庙内一棵皂角
树从墙内伸向墙外，弯弯曲曲，伸向半
条街。跨进庙门的门楼里站立着 4尊比
真人还高的神像，有拿大刀的，有高举
狼牙棒的，还有牛头、马面神塑像。气势

威武，形象逼真。穿过宽敞的大院，北大
殿供奉着城隍爷，只见他一副文人扮
相：脸形温文有威仪，蓄长须，神色安然
地坐在太师椅上，两手拱抱一支笏板。
供桌前的香炉里烟雾渺渺，远近慕名而
来的香客络绎不绝地前来朝拜。

城隍爷的左右分别站立着文武判官。
文判官右手握着“生死笔”左手持“善恶
簿”；武判官手持圆锤，圆瞪双眼，一副铁
面无私怒目而视的威严之感。

庙里还有东、西两座厢房，里面墙上
绘有二十四孝图，我至今清晰地记得“亲
尝汤药”、“扇枕温衾”和“王祥冰鱼”等宣
传中华孝道的故事。小时候父亲带我进
庙，常常讲解墙上的故事。庙院落很深，后
边的几进院里住着道士，还有古色古香带
花格棂门窗的建筑物。

老辈人讲过一段这样的往事：宽厚所
街西头“金家大院”的主人是一位清末县
太爷的私家住宅，房子建得高大而气派，
由于他家二层楼的屋脊高出了正北面的
“城隍庙”，这位县官便一天也没在此院住
过。大院东邻有一条南北走向小胡同直通
“城隍庙”，民间把这条小道称为“神道”，
可见“城隍庙”在民间的威力之大。

解放后，此庙被改建，搬走了神像，
清除了壁画，成为宽厚所街小学校址，
保留着山门、大殿东庑等清代建筑风
格。上世纪 8 0年代拆除了平房盖上楼
房，成为历下区教委的办公地址，2 0 0 8
年 4月此院拆迁之前，原址挂有历下区
教师进修学校校牌。

伴随着解放阁舜井街片区的拆迁工
程，宽厚所街及其周边的老街巷、老式民宅
已被拆除。2008年春，面对即将消失的老街
巷，我重访老街坊邻居，拍下老街原貌。如
今重新翻看这些照片，当年的民俗民情，跃
然纸上。

□朱玉富

在我老家楼梯间的储藏室里，至今收
藏着11把大小不等、形态不一、质料不同
的暖瓶。闲暇时，看看这些暖瓶，总有一番
滋味在心头，一把暖瓶不仅感受到的是时
光的流逝，更是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变迁。

曾几何时，暖瓶是人们居家生活必备
的盛水保温用具。小时候，家家都有暖瓶，
青年男女结婚时，“四大件”之外，必不可
少的“第五件”就是暖瓶。上世纪70年代，
农村较为常见的是柳条暖瓶和竹篾暖瓶。
这两种暖瓶在农家“服役”了许多年，它们
虽然其貌不扬，但却是当时最为上乘和时
尚的客厅摆设。柳条、竹篾耐磨，但不耐
腐，尤其是往瓶里倒开水时，很容易淋到
暖瓶外皮上，时间一长，柳条、竹篾便腐烂

了。后来，铁皮暖瓶开始进入百姓家庭。这
种暖瓶包装精美，经久耐用，也耐磕碰。但
放暖瓶的底座如果积了水，铁皮暖瓶就会
生锈。于是，后来就出现了既防磕碰、又防
水浸的塑料暖瓶。塑料暖瓶因外包装色泽
艳丽、款式新颖而备受人们的宠爱，上世
纪90年代，农村人家大部分使用的是这种
暖瓶。随着社会的发展，再后来，又出现了
不锈钢暖瓶、电暖瓶、节能保温电暖瓶乃
至家用饮水机。

几十年间，暖瓶从居家必备的位置上
走了下来，它们的“变脸”成了时代变迁最
真实细微的写照。不管每一种暖瓶的收藏
价值如何，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在当时
那个时代，它们真的立下“汗马功劳”。

抚摸着一个个暖瓶，一桩往事袭上心
头：1970年夏，二哥结婚，未来的二嫂提出

要买一对新暖瓶，可当时供销社里卖的暖
瓶都是凭证购买的。为了满足二嫂的心
愿，父亲东奔西走，好不容易才从一亲戚
手中匀来一张购物票，在供销社里排队排
到下午，才买到了一对竹篾暖瓶。新暖瓶
虽然没有商标，但当时也是最时髦的了。
婚后，记得二嫂舍不得用那对暖瓶，天天
早上擦一遍，竹皮暖瓶成为那个时代的高
档家具。至今想来历历在目，好像事情就
发生在昨天。虽然现在物质丰富了，科技
现代了，但我更加怀念竹皮暖瓶的绿色和
低碳。

□刘伟

搧洋画，忘记了是几分钱买一大张印
有彩图的硬纸板，上面印着一张张约比一
分纸币短些的彩画，画面内容好像是我国
古典文学名著的东西。诸如三打祝家庄、
赤壁之战之类。但干吗叫“洋画”呢，我想
大概跟最初引进的是西方画内容有关。

买下一大张后，我们再用剪刀一张张
把小片剪下来，把小画片的四个边稍加整
理一下，就可以玩了。

这个游戏，就是一方把画片放到地
上，另一方拿手中的画片来搧地上的画
片。如果搧不过来，则由对方再搧你放在
地上的画片。这样轮换搧之，看谁赢得多。

搧画这个东西，也有点小技巧，你啪
的一下搧下去，使劲小了，可能不管用；使

劲大了，又可能把画片连掀几个筋斗，又
返回到正面。而游戏的规则是必须掀到反
面才算赢。

还有一种，是用作业本纸、书皮纸做
成的四方形搧片。用两张纸先后对折，叠
角儿再折插，最后形成一个有对角线的四
方形，便做成了。这种搧画有厚度，面积也
大，搧在地上啪啪作响。

再有一种是用单张烟纸做成的三角
形搧板，也是叠角互折，最后折成一个三
角形状，面积介于洋画片和四方形之间，
玩起来也蛮有趣的。

现在回忆起小时候的情景：双手脏兮
兮的，口袋里放了一摞画片，稍新点的画
片多半是赢的那些初出茅庐的嫩小子的。
手中多半是旧的，磨损的，油脂麻花的居
多。搧片时还随着一个下蹲动作，手臂顺

势往下一甩，啪的一声脆响，尘土四起。有
时甩不好还把手也拍在了地上，疼得跳起
来直哎哟，引得伙伴们大笑。

那是一个多么无忧无虑的年代啊。大
人们搞建设，搞阶级斗争，可能紧张兮兮
的，但我们小孩就知道玩。玩出花样来，玩
得五彩缤纷，玩得天昏地暗。所以，我的小
学成绩老上不去。

算来，我的小学应是1964年至1970
年，没安稳两年，又恰逢“文革”，小学还没
毕业，就又随着父母收拾行李下放到农村
去了。

儿子也像我一样喜欢玩。小时候疯
玩，大了还疯玩。不过是玩的项目变了，上
大学了还逮住电脑游戏玩起来没完没了，
让人头疼。但就是这样，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游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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